
梧村闲居
◎姚雁丰

余暇何消觅道方， 此间足以度时光。
刚炊糯米添醇酿， 又掐新蔬绿浅筐。
斗笠相呼锄药去， 俚歌断续看云扬。
夜阑更有风和月， 径自推窗入草堂。

游大公殿
◎林瑛

时至清明绿柳长， 大公殿里舞灯忙。
祭仪祖庙纲常和， 拜谒先祠道义堂。
诸子谨承堪劲节， 千秋相接尽浓芳。
中华民族映繁祉， 冠茂根深叶永昌。

县城之北约 7公里有高桥。此高桥不
是桥，而是一个村庄的名称。

一道溪流由北而南穿村而过汇入衢
江，这道溪当地村民称之为高桥溪。高桥、
青龙山、石硠、大刀山等 4 个自然村分列
在高桥溪两边，就如一个个葫芦挂在藤蔓
上，葫芦是各个小村坊，藤蔓便是高桥溪。
高桥是一个古村落，雕梁画栋、古色古香
的民居散布其中。 现如今，人们重视历史
文化了，石硠的一座吴氏宗祠虽已破旧不
堪，但乡亲们在谋划将其修复，留下一份
记忆，留下缅怀先祖的殿堂，当然也为给
进村游玩的客人们一个参观的地方。

易涨易退山溪水。高桥溪发源于石佛
乡大力山的白佛岩，遇汛期往往易发生山
洪暴发。高桥溪水面平均宽仅约 20米，山
洪来临时极易冲垮两岸， 进而威胁村坊。
高桥村乡亲们在高桥溪的宽阔处建成弧
形堰坝，以使汹涌的洪水得到缓冲，同时
蓄水也可供水碓舂米之用。高桥溪用弧形
堰坝围起来的呈月牙形的水域有两处，展
示着古代乡亲们抗御洪水的智慧。

既有高桥溪，乡亲们又分居高桥溪的
两边，那就得有桥。高桥溪上有三座古桥，
上游的一座桥面稍宽，名久安桥，在往年
可推着独轮车在桥上往来，现在则连小汽
车也可通过。 在久安桥下游的两座桥，桥
面狭小简易，仅供行走。高桥是个村名，但
这个村名的由来还确与久安桥有关，或者
说就得名于久安桥，而且在当地还流传着
这么一个故事。

话说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曾到过龙
游，也听说过高桥，但未御驾亲临。某日大
臣们上朝，议完国政后闲聊，乾隆突然想
起了高桥。

乾隆问：龙游那“高桥”有多高呀？
龙游籍大臣回奏：禀告皇上，高桥不

是一般的高，那实在是太高了。
乾隆好奇，问：高有几丈？
龙游籍大臣回奏：要说有几丈，那可

没法知道。
乾隆问：那到底有多高？
龙游籍大臣回奏：皇上，这么说吧，初

一日在桥上扔个铜板下去，要到十五日才
能听到那铜板的落水声呢！

龙游籍大臣这一说，把个乾隆皇帝惊
得张着嘴一时缓不过神来。

传说终究是传说，经不住推敲。 信口
开河不着边际地夸大其词，犯的就是欺君
之罪，脑袋会被“咔嚓”掉的，那龙游籍大
臣长了几个脑袋？ 然而，民间传说往往也
能反映事物的某个方面的真实性。

高桥村那座久安桥不高，平时水面到
桥栏杆高度也就 10米左右。据村民说，久
安桥东、 西两头原都有条石铺就的台阶，
桥东头设有十几级，而桥西头仅有几级台
阶。只是岁月变迁，沧海桑田，为方便村民
进出， 桥东头的石阶已被水泥浇成斜坡，
桥西头则与村道路面齐平了。久安桥为两
墩三孔石拱桥，纵联式结构拱券。 桥面两
侧设二层条石实心护栏，两端桥面斜下为
坡，两端各施石柱四根，内二根头雕饰狮，
另二根头饰莲花。 桥长 26 米，宽 3.8 米。
墩上剖水刀 1.5米长。 如今的久安桥通体
呈黑褐色，狮子头、莲花都已残破得面目难
辨，还长了青苔。 桥西头靠北一侧的岸边立
着的三块巨大石碑记录着这座桥久远的历
史，中间的一块石碑已开裂。 这是清代光绪
三十四年（1908年）重修久安桥时留下的碑
记， 上面刻着修桥的缘由： 光绪二十年
（1894年）山洪暴发，大桥被水冲毁，于是石
硠的富户徐新桃组织发起重修。 为修桥，乡
亲们捐资出力，共筹得资金 3366 块大洋，
而徐新桃个人出资 200 大洋，是修桥出资
最多的一户。 出资 1 块、2 块大洋的有百
户之多。 石碑上还透露了一个信息：清代
乾隆十七年（1752 年），久安桥也曾重修
过。至于这座桥始建于何时，则不可考了。
2011 年 1 月， 久安桥被省人民政府公布
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高桥村对久安桥是极为看重的。2004
年，村里多方筹资 41万元，在久安桥上游
约 200米处新建了一座长 41 米、 宽 5 米
的一墩两孔的石拱桥，取名平安桥，供车
辆通行之用。 而久安桥则被保护了起来，
仅可行走，禁止车辆通行，供人们观赏、引
发思古之情。

2008 年 4 月，高桥村与傅家、杨家、
项家三个村合并了，如今是小南海镇傅家
新村村的一个自然村。

高 桥
◎徐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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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RI LONGYOU

行吟山水

周末， 行走于乡间， 路边的油煎馃
摊、糯米肠摊、酒菜面餐馆以及农人的手
拉车上黄橙橙的橘子，烘暖了秋冬。拐过
一道弯，就遇见了传说中的“文化粮仓”：
三连体，圆，胖，高，顶着攒尖的黑瓦屋
顶，就像白圆桶上戴了顶黑笠帽，檐下赫
然挂着红字招牌“模环乡综合文化站”。
阳光正曛，秋意正浓。

这个文化站由老粮站的土圆仓变身
而来。 圆形粮仓自古有之， 在古代称为

“囷”，即从禾在口中。 廪之圆者，是官府
和民间世代沿袭的储粮仓型， 而原子弹
形的土圆仓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的新
创意，就地取材造价低廉，储粮容量大。模
环的这个三连体土圆仓可储粮二百吨。模
环乡随行的干部说，土圆仓曾经是粮站所
有建筑中的亮点工程，是乡民心目中引以
为豪的最美记忆。 仓内冬暖夏凉，通风，
敞亮，“一把泥一把草，既防鼠又防盗。 ”
秋收时节，这里是最聚人气的所在。只是
这世界变化快， 储粮有了更先进的机械
化设备后， 土圆仓跟不上更新换代的节
拍了， 就和千千万万下岗的六十年代出
生的人一样，退出了轰轰烈烈的舞台，归
于沉寂。 这一沉寂，就是二十年。 岁月的
苍苔一点点、 一寸寸地斑驳了土圆仓的
高墙，荒芜了它曾经所有的尊荣。

当年亲历土圆仓下岗的人们一定没
有想过， 蒙昧二十年风尘的老粮仓会在
模环的新生代手里复苏，修葺一新，焕发
出如许鲜活的光彩。

东仓改成了图书室， 所有书籍循靠
着圆弧的仓壁齐整地列队站立, 层次井
然。 驻足高高的穹顶下，四顾，犹如置身
于书的丛林，被书香环拥着，惊叹，欣喜，
有一种奇妙的神圣感。 暖阳透过木格窗
户斜斜地照进来， 将光影分割成一个个
方块，投射在穹顶之下圆仓中心的地上，
好似小学生习字本上的田字格。 窗外竹
树深深浅浅的绿色也被阳光裹挟着一起
跃进来，映在书中、空气中，照进我的瞳
仁。 似乎能看见风在缓缓流动，静谧，芬
芳，充满生机，那刚刚过去的冷清萧败好
像从未发生过。

穿过缀着雕栏和绿萝的走廊， 来到
中仓， 一层是非遗展示厅， 二层是书画
室。展台上，陈列着各家各户捐赠的民间
民俗文化的宝贝：腰鼓凳、果籽桶、青油
灯，古拙质朴；锡制茶壶、篾编祭篮，花纹
精美； 刺绣钱袋上的花鸟还是那样栩栩
如生； 如意广锁的身上已沾满铜绿……
满目琳琅，一件件古旧物什安静地摆放，
就像同时掀开了时空的罅缝， 带着远隔
千百年的风仪来到我们身边， 却又半点
没有声张。瓦桥头村的貔貅匍匐于地，依
然威风凛凛。 墙上的渔鼓简板被调皮的
人撩拨得嘭嘭作响， 老艺人阿乐的道情
人生依稀浮现：他从许家村起步，先是在
家乡白马村的阡陌间吟游行唱， 渔鼓一
敲吉嘭嘭嘭，简板一打舌灿莲花，说家长
里短，道喜怒哀乐，唱新闻，唱盛世。 然

后，从乡村唱到城市，从县里唱到省里，
一直唱到了中央电视台。他还承担了“曲
艺进校园” 拓展课程的教学， 从娃娃教
起，传德传艺，不遗余力地传承、光大着
道情这门古老的民间艺术。

书画室里各色山水字画沿墙挂了一
圈，清气缭绕，几盏青花瓷的落地灯颇有
几分古意。泡一壶茶，安静地读一本经他
人的眼和手揣摩过的老帖，独享清欢；或
者拿起毛笔，饱蘸水墨，挥霍一段缓慢流
淌的时光。 偶尔抬头，一幅诙谐的“读书
看报百事知道”的斗方墨宝就在眼前，会
让人莞尔一笑。 阳光打进来时，茶正香，
人正安，风轻花落定。岁月静好就是这样
的吧。

西仓是少儿阅览室，又是满墙的书。
几张小巧的书桌，一方地毯，几个动物抱
枕， 甚是温馨可爱。 爱看书的孩子在这
里，安静，乖巧，眼神清明闪亮。每一寸光
阴流转，都踏下成长的足迹。他们在这里
读过的所有美好的文字， 都将会变成养
分，融进他们的血液，长成筋骨肉，长成
少年风华。

走出粮仓，视野开阔起来，有旧仓库
改造的高大上的排练厅、演艺厅，沙发、
茶席、音响、大屏幕一应俱全，明净宽敞，
远胜城里的 KTV。 排练厅的转角处，有
化妆室和乐器室， 室内排着一溜的化妆
镜，一溜的二胡、板胡、月琴、笛子、鼓、
锣、铙、钹以及各式戏剧行头。 晒场上还
搭了一个大舞台， 浓墨重彩的脸谱画占
据了整个舞台的背景墙， 很有那么点儿
旧时梨园的意趣。凝神观望，时空的错落
感悠然而出，宛若听见几缕琴音流淌，锣
鼓点子跟着匡匡呛呛，《花头台》闹起，酽
酽然，乐融融。 草根演员们点绛抿唇，画
黛眉，踏朱履，着翠裙袄，粉墨登场。《三
请梨花》《五女拜寿》，流丽清柔的唱腔经
年不息地在岁月里辗转……

乡里的文化干部说， 他们正在把剩
下的几个旧粮库改造成草根艺术坊、健
身房和剧场， 要让这里成为省级标准的
特级文化站。剧场建成后，首场演出要请
浙江交响乐团。我想，当年的模环人一定
没有想过，在这废弃的老粮仓里，在乡村
的上空，会回荡起高端大气的交响乐吧。
彼时阳光灼灼， 管弦琴鼓奏出雄浑的旋
律，田野里的风吹麦浪、蛙鼓虫鸣、鸡啼
犬吠纷纷加入和声的队伍， 那该是怎样
的磅礴和浩荡！

那么多人梦着远方，要奔赴远方，而
眼前的这个文化站，就是脚步可以到达、
心灵可以飞翔的远方。模环人是有福的。
门外，车马粼粼，尘世烟火袅袅；门内，书
香怡人，弦歌悠扬，既接地气又接天光。
梦想之花在田野阡陌上生根， 发芽，绽
放， 旧日的稻米粮仓一步一步地变身为
文化的粮仓。 仓廪实，人心安，这里就是
心安的归处。在这里，每一个模环人都收
获着健康快乐，汲取着文化的滋养，成就
着最丰盛的自己。

模环旧粮仓：
““文文化化之之花花””在此绽放

◎李 红


